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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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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

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

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

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

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

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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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将惠及广大农村居民。党和国家一

直以来就十分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 2018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到 2021
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都突显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核心内容，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 13亿多人生活环境，关系垃

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2018年，习近平在上海市视察时提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

时尚。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居民、市场、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1]。生

活垃圾分类从前端源头分类、中端分类运输到末端分类处理，需要从制度引导、宣传教育、日常管理、

奖惩机制、监督方式、市场参与、组织动员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还是相应

的政策制度、行为规范、监督机制都需要较大的投入。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自上而下”政府管理与

“自下而上”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社会行动，需要每一位公众都能够形成相应的分类意识与分类行为，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因地制宜地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2]。

不同于城市社区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农村社会在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生活习惯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性，对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在地方政府政策制度的支持

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更需要内生于村庄社会，形成符合农村社会特点的长效治理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不仅是政府推行的环境治理工程，还是农村居民基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总结形成的治理经验，更是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表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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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形成是基于内生性村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的协作过程，促

进农民养成持久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一、理论回顾：长效机制建设视角下的生态治理

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看，长效机制就是能保证事物各组成因素的结构、功能实现最佳效果的作

用过程和作用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最佳模式”。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指，在生态治理过

程中，以“良治”为目标，促进生态治理的结构、功能、运行等实现最大效用的运行体系和作用原理，它

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各种因素的本质联系[3]。概括来说，

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需要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生态治理需要形成比较规范、稳定、配套的制

度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具备推动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机制。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社

会工程，从内外两个维度来分析，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外部政策、制度环境，也需要内部各主体参与

其中。有学者对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

解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所需的各项条件与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

相互联系、耦合共生、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生态治

理长效机制确立了根本路向；二是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三是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耦合于人类社会治理范式的现代转型[4]。生态治理长

效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我们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角度入手来分析生态

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情况。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具有一种结构性特点，符合当前全社会生态治理的总

体趋势和发展目标，是当前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

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符合各方主体的利益需求，达到了一

种最佳状态。根据《辞海》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它是一种要求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发

展理论和战略[5]。1987年，国家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

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 。从生态治理来看，也是如此。生

态治理需要符合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保持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协调一致[6]，从而实现区域

社会中生态治理、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的目标。所以，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具有一种内生性

特点，正是基于本土社会内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形成了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方式。

与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相对的是当前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运动式治理”“断续型治理”，此类治

理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治理实践呈现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基层治理主体总是倾向于在诸多日常工作

中选取那些上级最为看重、检查最为严苛且时限最为接近的工作成为该阶段的“中心工作”，采用运

动化或突击化的方式集中调配资源以达成某种治理任务[7]。从长期的角度来分析“运动式治理”、“断

续型治理”不仅治理行政成本较高、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还会严重破坏基层治理的自发性秩序和常

规性行政规则。可见，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应基于一些连贯的、稳定的生态治理制度，以合适的

治理方式来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开展。

所以，生态治理只有保持结构性、内生性、连贯性的特点才能够促进长效机制的建设，以一种低

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方式来推进生态治理的开展。有学者指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内容多样与

层次分明的结构系统，乡村生态绿色法治机制、乡村绿色创新驱动机制、乡村生态文化培育机制以及

乡村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是其核心要素，共同构成乡村生态治理复合机制，从而保障乡村生态绿色发

展[8]。基于对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特点以及内容组成情况的分析，可以尝试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的分析框架。一是，生态治理应立足于稳定的社会结构，即需要具备相应成熟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

能够保持生态治理得以稳定、持续地开展下去。二是，生态治理需要依赖一系列社会规范。在比较

成熟的政策制度之下，生态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稳定、连贯地推进，有助于构成长效的生态治理机制。

三是，生态治理应形成稳定的实践主体，需要通过各类组织手段、组织工具来构建相对稳定、一定规

模的实践力量，推进生态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四是，生态治理需要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即只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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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主体持续地开展治理实践，才能够真正改变生态与环境状况，稳定、持续地推进生态治理机制的

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是长效生态治理的构成部分，受政府、村庄与村民等多方主体行

动的影响。从政府视角分析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主要是从垃圾分类的政策制度、宣传教育以及管理

方式等方面入手。从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生活垃圾分类都是以地方政府为发起人，通过自

上而下的政策、制度推行方式来促使居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从村庄视角来分析生活垃圾分类，则

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构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基于村庄的社会

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组织、管理与监督机制，有效地动员居民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和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从村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来分析，内外条件都有可能造成

个体行为发生变化。一方面，村民个体的意识高低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着直接影响[9]，需要借助宣

传教育、价值观培养和生态认知提高等方面来促进村民养成自觉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另一方面，

村民个体的意识与行为并不总是一致，垃圾分类行为还容易受制度规范、科学技术、奖惩机制等外部

因素影响，需要以适当的引导方式来调适村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率。

二、经验呈现：浙北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

浙北码头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一个长时段过程，最终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这也得益于

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①。

1.浙北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最先由地方政府发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制度。从省

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来看，2018年浙江省发布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的地方标准。而

从码头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情况来看，早在 2016年，长兴县就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先后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试点工作方案》《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创建工作方案》《长兴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推广到全县，实现了全县

207个行政村、2066个自然村农户的全覆盖。

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长兴县环境管理部门把建

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长效管理机制作为重要目标，考核制度则是重要的支持手段。一

是结合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等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设立环境信用体系，建立全县范围内的“诚信档

案”制度。把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纳入到个人诚信档案，并作为村庄内部评比以及申请入党、子

女入伍、银行贷款等的重要考核指标。二是通过线上、线下“双晾晒比拼”制度。建立线上县、乡、村

三级垃圾分类的工作微信群，及时反馈与通报日常生活垃圾分类不标准、不到位、不合格等情况，从

源头就狠抓垃圾分类工作。建立线下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负责包干的工作网格，引入“红黑榜”

制度。利用村庄的“曝光台”和布告栏公布片区负责人、保洁员、网格员与村民编号信息，每周每月公

布相应的考核得分。三是强化日常“明察暗访”工作，实行“日查、周报、月考、季评”的全过程分期考

核制度。从县级部门到乡镇主管部门，再到每一个村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现场指导、宣传发动，对

户分质量、清运环节、示范村创建、环境卫生等情况进行逐项考核，并纳入乡镇、村庄的月晒季考以及

年终综合考核的重要依据。

地方政府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是基于长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工作的总结。长兴县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制定与出台，是当地农村长期生活垃圾分类实践的结果，符合当地农村、农业

与农民的发展要求。农民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擅于把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与垃圾分类结合

在一起，以最小的治理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治理成效。以传统农村社会为例，基于农民的生产生活特

①    根据学术惯例，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进行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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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形成了“有垃圾无废物”的循环利用模式。现代农村社会虽然难以处理各种工业制品垃圾，但依然

可以找到很多具有农村社会特点的垃圾处理方式。例如，通过饲养家禽家畜消化易腐垃圾，从源头

上减少了易腐垃圾的数量。此外，在生活垃圾分类网格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农村“熟人社会”的

特点，把各类地方精英作为网格管理的重要组织者与管理者，积极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2.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历程

码头村位于浙北长兴县境内，距离县城大约 12千米，距镇政府 4千米。村域面积 4.42平方千米，

耕地面积 3242亩，人均耕地面积为 1.4亩。全村辖 1个中心村、5个自然村，有 12个承包组。农户 763
户，人口 2363人（其中中共党员 64人）。2021年村集体经济 240余万元。码头村从 2005年开始着手

规划新村建设，由各自然村农户拆迁后集中建房形成新村。2012年，结合土地综合整治中心村建设，

规划节约土地指标 120亩。截至 2018年底，全村已有 520户在中心村建房，集聚人口 1800人。新村

设有农贸市场、卫生服务站、警务站、餐饮、超市及商业网点，配套设施齐备。

码头村从 2017年开始推行生活垃圾“两分法”分类，在全村范围内推广生活垃圾分类经历了一个

相对漫长、困难的过程。最初，大部分村民并不能准确地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也不能理解垃圾

分类的现实意义，导致垃圾分类工作停滞不前。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村干部开始引导与示范，具

体为每天上午由一位村干部、一位宣传员和一位收集员在每个小区对“两分法”进行上门宣传、劝导

与示范。经过约一年时间的宣传与实践，码头村村民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垃圾分类习惯。

“两分法”主要是在每户农户房屋前摆放双色垃圾桶，包括“会腐烂”和“不会腐烂”两类。每日上午垃

圾清运员上门对农户的垃圾进行分拣、收集与清运。

2019年，码头村对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进行了提档升级，采用“四分类”方法来处理垃圾。四分类

主要包括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同时，码头村对村内的生活垃圾清运方式进行

了创新，采用地埋式集中收运处理方式，提高了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码头村将每户农户房屋门口摆

放垃圾桶的方式，改变为“定时定点”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方式。在新村建设区域共设置 4个地

埋式集中收运垃圾处理站点，村民在每天上午 5:00-7：00和下午 5:00-7:00时段进行生活垃圾的投

放。同时，码头村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系统还结合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及时登记村民的投放次数

并设置奖励积分，除此之外还装设了在线抓拍装置，及时发现各类违规的垃圾投放行为。

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不仅需要外部政府政策的支持，还需要村庄内部管理制度、管理组织、治理体

系与实践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才有可能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

1.内生性村庄规范的形成

（1）村庄内部的治理制度。码头村生活垃圾分类虽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但在村

庄内部则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置了相应的治理制度。农村环境治理应体现“中和位育”的治理理

念，充分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以及农村环境治理应回归乡村生活主体[10]。从维持村

庄人居环境整治长期效果的目标出发，建立村庄内部环境整治的长效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生活垃圾

分类的具体制度。一是，汇报制度。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设立了“102030”例会制度，村庄

内每 10天召开一次例会，通报前一阶段的督查情况，确定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工作重点。同时，各

片区负责人进行工作汇报，分析阶段工作情况，适时进行工作部署。二是，工作报告制度。各小组定

期进行环境整治工作小结，把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落实情况、未完成事项及原因进行全面的总结，并

向村委进行汇报。三是，督查制度。督查主要是针对村庄内的保洁员、清运员进行检查，村庄值班负

责人需要每天上午、下午对相关人员的到岗情况、保洁质量、清运情况进行及时督查。四是，评比与

通报制度。对生活垃圾分类等环境治理工作组织阶段性的全村评比，树立典型，激励先进，鞭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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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同时，对存在问题不予整改的，利用村曝光台进行曝光，并纳入诚信指数考核。

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制定与出台了一系列生活垃圾分类的管

理制度。各项制度在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当地农户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

提高村内管理制度的治理效能。例如，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最开始规定农户投放垃圾的上

午时间段为 6:00-8:00，但是这一时间段规定并不合理，因为大部分农户在这一时间段已经去上班或

在上班的路上。针对此问题，村两委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走访，了解了大部分农户的想法之后对生

活垃圾投放时间进行优化，上午时间段设定为 5:00-7:00。村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的优化，不仅

满足了农户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实地调查发

现，村庄内部的多项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形成的结果，在生活垃圾分类开展过程中进行不断

的调适与完善，以达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有效执行的目的。

（2）垃圾分类的奖惩机制。在村庄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各类奖惩机制的设置对农户

的分类行为有重要影响。从码头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奖惩情况来看，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

的奖惩机制。其一，在物质奖惩机制设置方面，以奖励引导为主，惩罚警示为辅。码头村在全村范围

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制度，即农户通过正确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每次可以获得 0.1个

积分，进行可回收物回收也可换取不同数值的积分。生活垃圾分类形成的积分可以在村庄积分兑换

超市进行生活用品兑换，有效地调动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从惩罚方面来看，由于村

两委没有执法权，难以直接进行行政处罚，但可以通过城管、环卫等部门对屡不开展垃圾分类的农户

进行每次 200元以下的处罚。村庄内则通过不给予奖励方式来进行变相的经济处罚。其二，在非物

质奖惩的设置方面，农村社会的人情、面子对农户的影响较大。农户日常的交往行为都会碍于相互

之间人情、面子的影响，受村庄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正是基于这一点，码头村设置了垃圾分类曝光

台、通报机制来督促后进农户逐步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让经常处于排名靠后的农户主动纠正不合理

分类行为。在每年年终全村“户主大会”上，根据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表现以及其他村庄公共事务参与

情况评选出“十星级文明户”“垃圾分类示范户”“美丽家园”等优秀代表并进行物质奖励。对于一些

后进农户，在“户主大会”上也会进行通报批评，让对应的农户承受一定的村庄舆论压力。

2.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建设

（1）网格化体系的组织结构。码头村从 2017年开始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之后，在村庄范围内

就设立了村庄网格化管理体系。目前，全村共形成了 7个大的网格，63个小网格（治理单元），覆盖到

每一户农户。其中，在 7个大网格结构中，主要是由村干部组织负责。在大网格内部又进一步细分为

6~14个数量不等的小网格，每个小网格（治理单元）则主要由村内的党员同志担任小网格长。小网

格一般包括 8~10户农户，由每个小网格长（党员）负责进行日常联系。村书记（主任）对整个网格化

管理体系最终负责，全面管理与监督村庄生活垃圾分类事务。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与动员，码头村建立了“村书记－村干部－党员－农户”的网格化

管理体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村庄生活垃圾分类行动结构。每一户农户都被纳入小网格之中，并受

对应的小网格长（党员）的组织与管理；小网格又被纳入 7个大网格结构之中，由村干部负责联系。在

网格化管理结构中，村书记在村庄范围内发布相应的通知信息与管理指令，经过各大网格长传输给

每个小网格长（党员），再传达到每一户农户。网格化管理体系的产生，改变了原来传统村庄“村干

部－小组长（或者村民代表）”的治理结构，形成了更加完整、有效、精细的村庄治理体系。同时，网格

化管理体系充分吸纳了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党员、妇女代表等，进一步夯实了村庄整体的治理

结构。

（2）网格化体系的运行方式。码头村由“村书记－村干部－党员－村民”组成的网格化管理体

系，建立了相对完整、有效的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动员与管理机制。

首先，从宣传方面来看，网格化管理体系利用村干部、宣传员与清运员上门宣传与示范的方式来

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7个大网格长在一周时间内进行轮流值班，在本网格内开展村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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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的宣传与教育活动。通过常态化的宣传工作，村民逐渐了解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与要

求，结合实践也进一步深刻领会了生活垃圾分类对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正面效应。在垃圾分类的初

始阶段，网格长、宣传员（妇女代表）和垃圾收集员组成网格化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宣传、教育力量，每

周都会向农户进行上门宣传与分类示范。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与教育，村庄形成了较为标准、有效

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其次，从动员方式上来看，网格化管理主要是通过村干部与党员在网格内的联系与动员机制来

促使村民更好地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网格化治理在结构层面既强调治理主体的共同在场，亦强调治

理主体位置的权变调整[11]。村庄内部的动员机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村书记到普通村干部的动员

层级。生活垃圾分类一般是由地方政府发起，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

展。从村庄内部来看，村书记（主任）在村庄内按照政府的行政指令来推进工作，则需依照农村社会

的人情关系、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来鼓励其他村干部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二是从村干部（大网

格长）到党员的动员层级。相对于村干部内部的权力关系影响，这一层级的动员主要还是需要结合

人情关系、身份认同鼓励各小网格长（党员）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是从党员（小网格长）到普通

农户的动员层级。在这一层级的动员机制中，党员与农户之间更多的是基于人情、面子、关系来开展

工作。

最后，从生活垃圾分类的日常管理机制上看，网格化体系实现了“团体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模

式。码头村全村 7个大网格和 63个小网格，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是以小网格为治理单元进行日常

管理。每个小网格长（党员）需主动联系网格内的农户，有效开展不仅包括生活垃圾分类参与，还包

括疫情防控、邻里纠纷调解、上报审批等日常事务。小网格长对联系的 8~10户农户日常情况也需要

掌握，按照村内规定及时撰写“民情日记”，并定时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拍摄照片动态记录情况。

同时，从农户的角度来看，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解决自身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

高生活满意度。

3.可适用实践方案的诞生

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等实际情况，形成具有适用性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方

案，有助于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建设。

（1）地埋式垃圾分类设施创新。不同于一般的农村，码头村在 2008年进行全域土地整治和新村

建设，很多农户的房屋排列比较规整和集中。当前，全村 726户农户中有 623户都集中在新村建设范

围内，形成了一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村。码头村针对村庄人口较为集中与农户生产生活特点，设

置了地埋式垃圾分类装置，采用“定时定点”方式来开展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围绕着新村居民

区，码头村共设置了 4个地埋式垃圾分类投放设施，方便新村村民进行生活垃圾投放。与此同时，为

了进一步方便当地农户进行可回收物的及时回收，在垃圾厢房边上还设置了可回收物回收装置。从

2019年开始全村大部分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式从“两分法”转变为“四分法”，且农户自主地把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到垃圾厢房替代了垃圾清运员上门收集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户自觉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识与行为，形成了全村范围内完善、健全、长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2）实时在线监控技术运用。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变得越

来越普遍。数字技术的变革与应用牵引着全球治理转型，推动了数字赋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

与地方实践探索[12]。自 2019年码头村开始采用固定地埋式生活垃圾分类装置之后，大部分农户都需

要把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相应装置。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管力度，码头村联合阿里巴

巴互联网公司设计了一套“在线抓拍”装置，具有及时感应、拍摄并上传系统的功能。这套“抓拍”系

统与垃圾分类督导员联合起来，可以有效地推进村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避免因事实不清楚

引起矛盾、纠纷。此外，每一户农户都会拿到一张具有家庭信息的 IC识别卡，农户在投放生活垃圾时

需要使用 IC卡才能打开垃圾桶进行投放。每户农户一天只有两次打开垃圾桶盖的机会，需要在 20
秒内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否则，垃圾桶盖会自动关闭。相关的数字信息也会自动传输到控制系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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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和积分兑换的重要依据。

（3）可持续积分兑换机制建设。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长效的物质奖

励与兑换机制。不同于市场交易方式，码头村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过程中设置了可回收物的积分兑

换板块。当地农户在处理可回收物时，可以直接到村内兑换超市直接进行积分兑换。不同的可回收

物分别被赋予了相应的积分分值，例如，报纸每斤可以兑换 0.6个积分，塑料瓶每斤兑换 0.5个积分，

等等。各类可供兑换的生活用品也被赋予了相应的积分，例如，抽纸每包需要 1个积分，牙刷需要 2
个积分，香皂需要 3个积分，等等。码头村第一批兑换物品通过批发形式进行采购，花费 2000元。而

收集的第一批回收物品，出售给长兴县可回收物处理企业共获得 2500元，扣除兑换物品成本后结余

500元。码头村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机制，利用可回收物的经济价值实现了常态化的垃圾分类行为奖

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户持续地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开创了农户之间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良性竞争的局面。

四、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分析

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情况来看，内生性管理制度、网格化管理体系以及可适用

实践方案的设计与形成都依赖于农村的各项社会基础。

1.地方精英的组织与动员

地方精英的组织与动员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过程的核心力量与重要纽带。围绕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形成的村庄网格化管理体系，表面上是一种基于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等人员的类行政管

理机制，实质上则是村庄的一种内生性社会结构。社会现实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治理思维和

治理模式应该根据社会事实的变化而发展创新[13]。各类地方精英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不仅

推进了村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机制的建设，还积极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为生活垃圾

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产生来看，地方精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生活垃圾分类最

早是由地方政府发起，但具体落实到村庄则主要是以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地方精英为主进行组

织与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式的形成是地方精英基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与关系网络创造的

一种新型村民自治形式。从生活垃圾分类的村庄规范设立情况来看，地方精英也发挥了重要引领与

协调作用。随着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不断完善，与之配套的各项村庄规范也逐渐出台，进而巩固了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地方精英作为重要发起人，按照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设计与设定了相应的

制度规范，有效地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序开展。此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可适用技术依赖于

地方精英的创新创造。相比于普通村民，地方精英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产生之初更具有创新性，能

够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和外来的信息资源，形成符合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垃圾分类技术。

二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维系来看，地方精英是重要的组织力量。地方精英具有更强的组织

力来维持生活垃圾分类机制。以小网格为例，小网格长（党员）作为村庄内的地方精英，比普通村民

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发展路径，更容易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联系所在片区内的 8~10户农户。对

于普通农户来说，也更加愿意配合此类地方精英的管理，以形成互惠关系。地方精英也是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与推行的执行者。围绕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形成的一系列村落规范与制度，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需要依赖地方精英的执行与推行，并进行示范。另外，地方精英在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维护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正常运行依赖各类分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

地方精英通过各种渠道来吸引资金、项目的投入，不断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三是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更新来看，地方精英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

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内外条件的影响下随时进行更新换代。地方精英是促进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机制更新的重要中介[14]。地方精英及时地接收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度与行政指令，通过自身

的有效吸收与消化，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更新换代。地方精英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接收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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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创新。地方精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

有效地推进各类新技术、新手段融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从而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可适用

性。此外，地方精英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变化形成了自身的观点与想法。地方精英在面对经

济社会变化的同时，能够主动、自觉地把村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与外部经济社会和内部村庄社

会变化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创新一种最符合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来实现更新，在

此过程中，地方精英擅于利用自身的智慧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2.熟人社会的依托与支持

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来分析，熟人社会的依托与支持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机

制建设的本底，形成了一种对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5]，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一是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的运行依托于农村社会结构。不同于地方政府以行政指令

的方式来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村庄内无法采用强硬的行政管理手段来要求农户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农户的行动逻辑表现得更加复杂化，依托于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人

情面子、日常伦理等。所以，村庄内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更多的是利用各种关系与手段来影响农

户的行为，甚至是采用多种手段轮流尝试的方式来促使农户准确地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刚开始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叫村干部、妇女代表、清运员上门进行宣传与教育。

通过多次、反复地开展工作，农户逐渐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并逐渐意识到垃圾分类对改善环境带来的

效果。我们也是充分抓住农村生活的特点来推进工作。比如在农村，妇女同志主要承担家中清洁与

投放垃圾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是利用妇女代表来联系村内的妇女参与垃圾分类活动、开展垃圾分类

培训与建立妇女联系群等，从女性角度入手来提高村庄生活垃圾分类率。” （20220223 码头村裴书记

访谈录）

二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体系的设立依赖于农村社会关系。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正常

运转，与农村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是多种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

内部不仅包括亲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还涉及人情、面子、社会关系等，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

社会有机体[16]。在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日常运转过程中，需要灵活运用农村社会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

生活常识、日常伦理以及地方文化等来推进村庄公共事务的开展。针对不同的事务、不同的情况，网

格化管理体系需要运用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相应的目标，形成一个让各方主体都满意的治理结

果。对码头村网格化管理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之后发现，网格化管理体系是一种以现代村庄管理

架构为形式、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三是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奖惩机制立足于农村社会，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生活垃圾分类的

奖惩机制设置离不开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生活伦理[17]等方面。每一个村庄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结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定村庄内生活垃圾分类奖惩

机制。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实施奖惩过程中，相应的经济社会成本投入较小，却因为处在农

村社会的“场域”之中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要

面子的。比如，你们家每次垃圾分类都排名靠后，自己也会感觉到不好意思，后面会自觉地把自己家

的垃圾分好。对于那些做的较好的老百姓进行奖励，则会进一步提高他们分类的积极性。虽然评上

‘十星级文明户’只有一些电饭煲、煤气灶等少量物质奖励，但相应的荣誉还是很令人自豪的，值得每

一个老百姓去努力。” （20220223红星镇张乡长访谈录）

3.地方知识的发掘与应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并不是全新创造的过程，而是结合农村的自然、社会与农民的生

产生活特点进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应用，形成卓有成效且长效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正如斯科特

所指出，米提斯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

的智能[18]。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也具有人类生活环境的内在特点。

其一，日常生活实践知识的发掘。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过程中，垃圾分类的方式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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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源自于长期以来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类实践性知识。以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来看，最开始的

“可腐烂垃圾”与“不可腐烂垃圾”的区分是源自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生活的实践。“在集体化时期，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全村村民都会把各种可腐烂的生活废弃物堆积起来进行沤肥，作为农业生产

的重要肥料来源。”（20220223码头村裴书记访谈录）所以，大部分中老年人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比较熟

悉，自然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展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基于现有的农村生活空间和生活

方式，村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也进行了更新换代。从最开始每家每户上门分类收集转变为村庄内部

定时定点分类收集，正是基于当地农村土地全域整治与农民住房空间规划的背景，形成了具有地方

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这些具有地方性特色生活实践知识的发掘，主要是由当地农民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过程中完成并进行创新创造。

其二，现代技术与实践知识的结合。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过程中，地方性知识的应用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实现地方性知识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例如，在码

头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建设过程中，各类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引入，与村庄内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

体系和管理机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在线抓拍的监管机制。正是基于长期以来

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中各类实践知识的有效发掘，并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形成了符合当地农村

自然、社会、文化等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这种结合，一方面，有效地把内生于农村社会内部的

实践做法与行为习惯重新发掘出来，让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接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具体方式；另

一方面，较好地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19]以此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便捷化，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

系的全面更新换代。此外，从实践主体来分析，一般是当地的地方精英更擅于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总

结、提炼相应的生产生活经验，并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来改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实现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展（见图1）。

五、结 论

以地方精英的领导、熟人社会的支持和地方知识的应用为基础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实现了

可持续、长效化的治理目标。从理论内涵上来分析，此类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具有较强的结构性、

内生性、连贯性特点，是基于农村居民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

的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支持，具有多元主体共治的特点。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

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

会基础，基于农村社会的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形成符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的

长效垃圾分类机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在农村生活垃圾

图 1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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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民主体性作用，这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核心要素。以村民自

治力量的发挥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有助于在村庄内部形成持久、有效的组织与动员

力量。只有发挥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持续性、操作性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机制。二是，建立符合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垃圾分类方式，这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适用

方式。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否则，生活垃圾分类

与农民生产生活如出现“断裂”，必将影响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三是，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

制建设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优化的过程。随着现代性对农村社会的侵袭，村庄空心化、

村民原子化状况不断突显，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本质上是对村庄集体行动力形成的有效推动。

农民个体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形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行为[20]，增强了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

感，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凝聚力。四是，形成了政府管理、村民自治、市场参与之间的平衡状态。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虽然是地方政府发起并实施，但长效化分类体系的建设却主要依赖村民自治的有效治

理以及市场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在垃圾分类机制建设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总结来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建设本质上是内生于农村社会[21]、有效地组织动员农民

参与的环境治理过程[22]。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需要重视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只有农民

形成自觉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长效化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与组织农民参与

并因地制宜地探索可适用的生活垃圾分类技术与机制，这与村庄内部的地方精英领导、村庄组织协

调、村规民约影响以及外部地方政府支持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在实践中，不同的农村社会存在着较

大差异，因此有的村庄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形成了符合村庄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而有的

村庄却始终无法建立符合当地社会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甚至部分村庄纯粹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政府

检查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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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JIANG Pei， LI Weiho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t present，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s increas⁃
ingly becoming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ject that is deliberately carried out and implemented in 
rural areas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how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domestic waste classifi⁃
cation has been troubling local environmental manag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Matou Village in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we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village in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
nism for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dig deeper into the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local culture and other so⁃
cial foundations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inall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institutional norms endogenous to 
the village society， effective structures of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nd applicable technical means 
of governance ar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rural area；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soci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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